
 

   

 

 

一
、
美
在
顏
色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桂
文
亞 

小
時
候
我
喜
歡
畫
畫
，
特
別
是
玩
一
種
配
顏
色
的
遊
戲
。
我
有
一
盒
十
二
色
的

王
樣
不
透
明
水
彩
，
是
外
婆
送
給
我
的
生
日
禮
物
，
它
們
像
迷
你
牙
膏
似
的
排
排
躺

在
盒
子
裡
。 

在
還
沒
有
扭
開
這
些
水
彩
牙
膏
的
頭
蓋
前
，
我
會
先
去
捏
捏
它
們
。
有
的
瘦
，

有
的
胖
，
有
的
矮
，
有
的
高
，
不
用
說
，
從
外
表
一
眼
看
去
，
就
知
道
我
比
較
偏
愛

誰
了
。
那
些
扁
些
短
些
的
，
就
是
玩
得
太
高
興
的
結
果
。 

顏
色
變
魔
術
是
很
有
趣
的
遊
戲
：
擠
點
兒
瓦
藍
在
小
瓷
碟
裡
，
再
配
點
兒
鮮
黃
，

用
毛
筆
蘸
點
水
，
和
一
和
，
變
成
了
草
原
葉
子
的
綠
；
擠
點
兒
瓦
藍
，
加
上
點
橘
紅
，

和
一
和
，
成
了
小
姑
娘
裙
襬
上
的
秋
香
；
深
綠
加
淺
綠
，
也
是
綠
，
但
是
沉
穩
的
窗

紗
綠
；
不
過
這
兒
深
綠
的
分
量
要
多
些
兒
。
墨
綠
若
增
上
深
藍
就
有
了
浩
瀚
海
洋
的

波
濤
，
若
添
上
了
漆
黑
，
就
有
了
暮
秋
枯
葉
的
蕭
條
，
擱
進
了
濃
黃
，
又
回
到
春
臨

大
地
的
明
麗
。 

我
可
以
坐
在
書
桌
前
整
整
變
一
個
下
午
的
顏
色
魔
術
，
簡
直
成
了
一
個
孫
悟

空
。
變
變
變
，
變
出
了
番
茄
紅
、
鞭
炮
紅
和
櫻
桃
紅
；
變
變
變
，
變
出
了
海
軍
藍
、

馬
褂
藍
、
澆
瓷
藍
和
土
耳
其
藍
。
我
走
進
了
色
彩
的
探
險
迷
宮
，
覺
得
它
們
是
神
仙

也
是
妖
怪
，
讓
人
在
一
分
鐘
之
內
，
蹦
出
了
三
百
個
驚
奇
泡
泡
。 

要
謝
謝
爸
爸
媽
媽
給
我
一
雙
完
好
的
眼
睛
，
讓
我
認
識
了
美
，
學
習
如
何
區
分

這
之
中
精
細
的
差
異
。
要
謝
謝
爸
爸
媽
媽
，
給
我
十
個
靈
活
的
指
頭
，
讓
我
會
吃
飯
、

寫
字
、
跳
繩
、
彈
鋼
琴
，
還
會
調
弄
顏
色
盤
。
在
長
長
的
人
生
紀
念
冊
上
，
為
金
色

的
童
年
譜
唱
七
彩
的
音
符
。 

更
要
謝
謝
許
多
顏
色
小
精
靈
，
在
我
閱
讀
的
時
候
，
像
耶
誕
樹
梢
一
路
披
掛
的

彩
燈
，
閃
動
著
晶
晶
亮
的
眼
睛
，
微
笑
著
說
：
記
得
嗎
？
朋
友
！ 

怎
麼
不
記
得
呢
？
春
眠
不
覺
曉
是
﹁
綠
﹂
，
花
落
知
多
少
，
是
﹁
紅
﹂
；
牀
前

明
月
光
是
﹁
銀
﹂
，
疑
是
地
上
霜
，
是
﹁
白
﹂
；
空
山
松
子
落
，
是
﹁
茶
褐
﹂
，
幽

人
應
未
眠
是
﹁
淺
灰
﹂
；
朱
雀
橋
邊
野
草
花
，
是
﹁
淡
淡
的
紫
﹂
，
烏
衣
巷
口
夕
陽

斜
，
是
﹁
冷
冷
的
金
﹂
。 

當
大
家
說
﹁
書
中
自
有
顏
如
玉
﹂
的
時
候
，
我
就
說
：
﹁
書
中
自
有
色
、
香
、

味
。
﹂ 

 



 

   

 

 

二
、
請
流
浪
的
狗
吃
晚
餐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林
煥
彰 

禮
拜
天
，
我
和
磊
磊
抱
了
一
隻
流
浪
的
狗
回
家
。
可
是
，
吃
過
晚
飯
後
，
牠
就

跑
了
…
… 

磊
磊
喜
歡
小
狗
，
是
在
他
一
周
歲
剛
會
走
路
的
時
候
；
四
年
來
，
他
一
直
想
要

養
一
隻
小
狗
狗
，
可
是
我
們
家
太
小
了
，
沒
讓
他
養
；
但
他
愛
小
狗
狗
的
心
意
，
始

終
沒
有
改
變
。
最
近
，
一
個
禮
拜
天
，
我
們
到
公
園
去
散
步
，
他
眼
尖
，
一
看
到
有

隻
小
狗
趴
在
欄
杆
下
，
他
就
衝
過
去
抱
牠
，
並
且
和
牠
講
話
，
問
小
狗
說
：
你
有
沒

有
家
？
你
的
家
在
哪
裡
？
你
有
沒
有
主
人
？
你
是
流
浪
的
小
狗
嗎
？
你
可
以
和
我
作

朋
友
嗎
？
我
是
磊
磊
，
你
叫
什
麼
名
字
？
你
要
不
要
跟
我
們
回
家
？
我
作
你
的
小
主

人
好
不
好
？
…
… 

磊
磊
一
邊
用
手
輕
輕
撫
摸
牠
，
一
邊
把
臉
兒
靠
著
更
近
狗
狗
的
耳
朵
，
說
了
一

大
串
話
，
還
不
時
抬
起
頭
，
問
我
可
不
可
以
把
牠
帶
回
家
？
我
不
敢
說
可
以
；
我
只

順
著
他
的
意
，
讓
他
自
己
再
問
問
小
狗
狗
，
如
果
小
狗
狗
答
應
了
，
如
果
小
狗
狗
沒

有
主
人
，
如
果
小
狗
狗
是
一
隻
流
浪
的
狗
，
我
說
，
我
們
可
以
把
牠
抱
回
家
。 

磊
磊
也
滿
懂
事
，
雖
然
他
很
喜
歡
牠
，
一
直
把
牠
摟
摟
抱
抱
，
卻
也
不
敢
強
行

要
把
牠
抱
走
；
只
是
，
他
也
不
灰
心
，
經
過
大
約
半
個
多
小
時
，
他
還
是
很
親
暱
地

守
住
牠
，
一
步
也
不
離
開
；
最
後
，
我
們
要
回
家
了
，
磊
磊
有
些
依
依
不
捨
，
邊
走

邊
回
頭
去
看
牠
；
說
也
奇
怪
，
我
們
沒
走
多
遠
，
這
隻
小
狗
狗
卻
自
己
跑
在
我
們
前

面
，
朝
著
我
們
要
回
家
的
路
，
一
直
往
前
跑
；
我
們
也
加
快
了
腳
步
，
跟
蹤
牠
。
到

了
一
個
小
巷
口
，
牠
停
下
來
，
讓
我
們
跟
上
；
就
在
那
兒
磊
磊
又
跑
過
去
，
向
牠
說

了
一
大
堆
話
，
而
且
求
我
幫
他
抱
回
家
。 

看
到
這
種
情
景
，
我
心
裡
有
些
動
搖
，
好
吧
！
就
幫
他
抱
回
家
；
而
這
隻
小
狗

也
表
現
得
滿
溫
馴
，
乖
乖
的
讓
我
抱
著
牠
。 

就
這
樣
，
我
們
很
意
外
的
抱
回
了
一
隻
流
浪
的
小
狗
狗
，
把
牠
放
在
陽
台
上
；

這
時
，
天
黑
了
，
我
裝
了
一
碗
飯
，
撕
了
一
塊
雞
肉
準
備
拌
飯
給
牠
吃
；
磊
磊
看
了

說
，
我
要
作
牠
的
小
主
人
，
讓
我
端
給
牠
；
我
聽
磊
磊
的
話
，
讓
他
有
機
會
來
表
達

這
份
愛
心
。 

剛
開
始
，
小
狗
狗
只
嗅
一
嗅
就
走
開
了
。
磊
磊
很
緊
張
：
﹁
牠
怎
麼
不
吃
了
？
﹂

我
說
：
﹁
還
不
習
慣
吧
！
你
放
著
，
牠
待
會
兒
就
會
吃
了
。
﹂
果
然
，
磊
磊
走
開
了

一
下
下
，
又
回
去
看
牠
，
就
發
現
已
經
吃
得
光
光
了
！
磊
磊
蹦
蹦
跳
跳
地
端
著
空
碗
，

高
聲
地
嚷
著
、
向
我
們
報
告
：
﹁
小
狗
狗
的
飯
飯
已
經
吃
完
嘍
！
小
狗
狗
的
飯
已
經

吃
完
嘍
！
﹂ 

可
是
，
不
久
，
送
瓦
斯
的
工
人
來
了
，
我
去
開
門
；
我
沒
留
意
，
這
隻
小
狗
狗

卻
一
溜
煙
地
穿
過
門
縫
跑
走
了
！
磊
磊
馬
上
跟
出
去
；
他
往
樓
上
跑
，
小
狗
狗
早
已

從
樓
下
溜
走
了
！
我
只
能
安
慰
磊
磊
說
，
牠
不
習
慣
住
在
我
們
家
，
就
讓
牠
走
吧
！

以
後
我
們
再
找
一
隻
更
小
的
，
讓
你
好
好
養
牠
。 



 

   

 

 
 

三
、
眉
溪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王
文
華 

眉
溪
是
我
夏
天
最
常
去
的
地
方
。
從
合
歡
山
裡
來
的
水
就
算
到
了
小
鎮
，
仍
然

帶
了
幾
分
山
裡
特
有
冷
冰
冰
的
特
性
，
沒
有
受
到
太
多
人
工
污
染
的
溪
水
，
魚
蝦
繁

多
，
經
過
山
林
陡
峭
的
旅
行
，
來
到
小
鎮
，
開
闊
的
平
緩
的
地
形
使
它
變
柔
了
，
變

媚
了
，
成
了
一
彎
最
清
澈
的
夢
。 

遠
從
阿
公
的
阿
公
舉
家
搬
來
小
鎮
，
眉
溪
便
擔
負
著
孕
育
出
這
裡
的
人
特
有
的

生
活
形
態
，
靠
著
它
的
灌
溉
，
茭
白
筍
和
甘
蔗
都
帶
有
幾
分
特
有
的
清
甜
，
水
質
好
，

連
帶
的
也
把
這
裡
的
酒
釀
得
純
厚
、
米
粉
製
得
滑
溜
。 

整
個
夏
天
，
我
都
是
在
這
兒
玩
的
，
游
泳
和
釣
魚
，
是
小
鎮
上
每
個
男
生
暑
假

必
做
的
功
課
，
白
花
花
的
溪
水
充
滿
了
我
們
的
笑
聲
，
讓
水
從
頭
一
路
沖
刷
直
到
我

們
的
腳
趾
頭
，
瞧
它
們
從
我
們
的
身
上
流
過
，
一
個
充
滿
了
笑
意
的
下
午
，
不
用
花

一
毛
錢
。 

現
在
眉
溪
混
濁
了
，
黃
澄
澄
的
溪
水
，
像
每
回
颱
風
來
一
樣
，
然
而
天
卻
異
樣

的
藍
，
兩
旁
的
青
山
成
了
落
石
遍
布
的
山
崖
，
落
石
滾
落
溪
底
，
伴
著
嗚
咽
的
河
水

聲
，
成
了
地
震
後
，
眉
溪
的
景
色
。 

媽
祖
廟
那
口
古
井
是
我
們
南
昌
街
人
飲
用
水
的
來
源
，
井
水
甘
甜
清
洌
，
做
粿

泡
茶
都
好
，
算
是
我
們
南
昌
街
人
的
私
房
井
水
，
平
時
要
不
是
自
來
水
真
的
沒
來
，

這
裡
的
水
就
只
能
拿
來
飲
用
，
不
可
以
用
來
洗
東
西
，
﹁
這
麼
好
的
水
用
來
洗
東
西

不
是
太
糟
蹋
了
。
﹂
阿
公
他
們
再
三
的
交
代
，
所
以
井
口
還
用
一
個
大
鎖
鎖
住
，
要

開
井
還
得
找
廟
公
拿
鑰
匙
。 

地
震
後
，
家
家
戶
戶
的
水
龍
頭
都
滴
不
出
一
滴
水
，
沒
電
沒
關
係
，
沒
水
可
不

得
了
，
大
家
想
起
這
口
井
，
等
打
開
井
口
一
看
，
這
口
井
的
水
也
沒
了
，
井
底
隆
起

好
幾
尺
的
黃
沙
。 

﹁
自
我
做
孩
子
時
代
，
這
口
井
就
不
曾
不
出
水
，
現
在
真
的
沒
有
水
，
變
天
了
。
﹂

外
公
很
擔
心
的
逢
人
便
說
。 

井
裡
打
不
出
水
，
那
些
自
來
水
管
線
更
是
被
震
得
柔
腸
寸
斷
。
﹁
怎
麼
辦
，
幾

千
人
沒
水
可
用
，
可
不
是
開
玩
笑
的
。
﹂
小
舅
舅
憂
心
忡
忡
的
對
我
們
說
。
舅
媽
沒

他
這
麼
悲
觀
，
她
拿
了
水
桶
，
就
到
眉
溪
去
舀
水
，
回
來
再
把
水
倒
進
橘
色
的
大
水

桶
裡
，
等
水
沉
澱
個
兩
三
天
就
有
水
可
喝
可
用
了
。 

加
上
各
地
送
來
的
礦
泉
水
真
的
不
少
，
每
一
戶
都
分
到
好
幾
箱
，
飯
也
有
人
煮

出
來
，
眼
前
的
難
關
看
來
是
沒
問
題
。 

倒
是
幾
天
沒
洗
澡
令
人
覺
得
受
不
了
，
一
到
了
黃
昏
，
小
舅
舅
便
帶
著
我
們
到

眉
溪
去
好
好
玩
玩
水
順
便
洗
個
澡
。 

男
生
洗
澡
最
簡
單
了
，
我
們
把
身
上
的
衣
服
全
脫
個
精
光
，
找
塊
大
石
頭
，
噗

通
一
聲
往
水
裡
鑽
，
涼
冰
冰
的
溪
水
沖
在
身
上
和
以
往
一
樣
舒
服
，
抹
上
肥
皂
和
洗

髮
精
，
比
自
己
家
裡
以
前
的
蓮
蓬
頭
還
方
便
。 



 

   

 

  
 

四
、
人
生
小
景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黃
雅
莉 

前
年
暑
假
，
因
為
打
工
，
每
天
固
定
要
經
過
一
條
巷
道
。
巷
內
有
戶
人
家
︱
︱ 

低

矮
的
屋
簷
，
磚
面
剝
蝕
的
牆
壁
、
簡
陋
的
門
窗
，
到
處
都
被
苔
痕
浸
染
著
，
我
常
想
，

在
那
些
沈
滯
古
樸
的
組
合
中
，
曾
發
生
過
多
少
故
事
，
而
一
一
在
歲
月
中
篩
過
、
沈

澱
，
或
者
消
失
。 

日
子
久
了
，
我
知
道
屋
主
是
位
枯
瘦
佝
僂
的
老
人
，
他
永
遠
是
黑
色
睡
褲
、
夏

天
汗
衫
，
在
屋
前
忙
碌
地
整
理
東
西
。 

每
經
過
那
屋
前
，
連
帶
地
也
會
發
現
一
隻
外
表
醜
陋
的
大
黑
狗
在
屋
前
閒
步
。

那
是
一
條
皮
膚
潰
爛
、
體
毛
脫
落
、
後
肢
殘
缺
的
狗
，
上
帝
似
乎
將
一
切
不
公
平
都

加
諸
牠
身
上
。
每
當
有
人
路
過
，
牠
彷
彿
也
自
知
於
自
己
的
不
討
人
喜
，
總
退
躲
瑟

縮
於
一
旁
。
我
每
次
路
過
，
自
然
掩
鼻
嫌
惡
地
快
速
走
過
。 

那
天
中
午
，
太
陽
曬
得
每
塊
石
頭
都
能
燙
人
。
我
一
個
人
撐
著
傘
站
在
路
旁
候

車
，
空
氣
凝
成
一
團
不
動
的
熱
氣
。
我
竟
然
看
見
那
屋
主
蹲
踞
在
門
前
，
悉
心
地
沖

洗
那
隻
又
髒
又
醜
的
狗
，
檢
視
牠
殘
缺
的
後
肢
，
那
老
人
一
點
也
不
嫌
棄
這
條
皮
膚

潰
爛
的
狗
可
能
造
成
病
毒
感
染
。 

他
的
眼
睛
在
強
烈
的
日
影
中
不
容
易
看
出
是
什
麼
表
情
，
只
覺
得
他
好
像
是
在

憐
惜
。
我
不
能
確
實
說
出
那
張
臉
表
現
了
一
些
什
麼
，
只
知
道
那
多
筋
的
手
臂
和
多

紋
的
臉
孔
像
大
浪
般
，
深
深
地
沖
擊
著
我
。
在
一
條
悲
哀
的
、
病
態
的
、
黑
色
的
狗

的
身
上
，
在
強
烈
的
日
光
下
，
在
低
矮
的
房
舍
前
，
他
孤
孤
單
單
地
愛
著
。
我
感
動
，

畢
竟
在
當
代
兩
千
萬
張
臉
孔
中
，
有
這
樣
一
張
臉
，
那
樣
深
沈
、
瘦
削
、
疲
倦
、
孤

獨
而
熱
切
的
臉
，
這
或
許
是
我
們
這
貧
窮
的
世
紀
中
唯
一
的
產
業
。 

眼
前
這
幅
畫
，
雖
沒
有
亮
麗
的
色
彩
和
活
脫
的
線
條
，
然
而
卻
觸
動
了
我
靈
魂

深
處
某
種
沈
睡
過
久
的
本
能
，
不
過
是
一
種
提
醒
人
們
懂
得
愛
的
生
活
哲
學
。
讓
人

從
寒
冷
裡
學
會
相
互
取
暖
，
在
孤
寂
中
學
會
及
時
去
愛
。 

生
命
的
意
義
以
何
賦
予
？
不
管
你
選
擇
的
是
怎
樣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可
以
肯
定
的

是
：
若
心
中
有
愛
，
生
命
將
蔚
為
長
流
，
精
神
將
豐
盈
飽
滿
。 

我
會
記
得
，
某
個
熾
熱
的
中
午
，
捕
捉
的
一
幅
畫
，
我
和
這
幅
畫
共
享
一
絲
方

寸
間
的
溫
暖
。 



 

   

 

五
、
湖
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馮
輝
岳 

其
實
，
它
只
是
一
個
小
小
的
蓄
水
池
，
只
因
有
人
給
它
取
了
一
個
很
詩
意
的
名

字
︱
︱ 
相
思
湖
畔
，
這
個
池
，
就
變
成
湖
了
。 

不
管
它
是
池
或
是
湖
，
我
要
說
的
是
湖
邊
的
風
景
。
這
個
湖
，
顯
然
還
很
年
輕
，

東
、
西
、
北
三
邊
隆
起
的
堤
，
是
由
黃
土
和
石
頭
堆
砌
成
的
，
水
淺
的
時
候
，
還
看

得
見
鑲
嵌
土
中
的
石
頭
，
露
出
水
面
。
堤
上
長
著
蘆
葦
、
牛
筋
草
等
雜
草
，
也
有
一

些
野
樹
長
在
堤
上
，
像
烏
桕
、
楠
樹
、
相
思
樹
等
，
但
樹
身
都
不
高
，
枝
幹
也
細
小
，

奇
怪
的
是
，
相
思
樹
都
有
志
一
同
的
向
湖
水
傾
著
身
子
，
有
的
枝
幹
末
端
還
碰
著
水

面
。 

﹁
潑
啦
！
﹂ 

枝
幹
末
端
彈
起
一
陣
水
花
，
那
是
魚
兒
嬉
戲
的
聲
響
。 

澄
澈
的
湖
水
，
映
著
藍
天
白
雲
，
也
映
著
湖
邊
雜
草
野
樹
的
影
子
。
貧
瘠
的
土

堤
，
無
法
提
供
足
夠
的
養
分
，
湖
邊
不
起
眼
的
草
、
樹
，
卻
兀
自
欣
欣
滋
長
，
一
點

也
不
自
卑
似
的
。
堤
外
是
一
片
空
曠
的
田
野
，
風
從
很
遠
的
地
方
越
過
田
野
吹
來
，

湖
邊
的
雜
草
野
樹
，
就
不
停
的
搖
擺
柔
軟
的
身
子
和
手
臂
，
彷
彿
在
稱
讚
彼
此
的
倒

影
。
它
們
好
像
與
世
無
爭
，
只
要
有
陽
光
和
雨
露
，
它
們
就
別
無
所
求
了
。 

湖
的
南
面
，
連
接
一
片
平
緩
的
土
坡
，
坡
上
聳
立
著
十
幾
棵
老
相
思
樹
，
粗
大

的
樹
幹
，
撐
起
稀
疏
的
綠
蔭
。
老
相
思
樹
的
外
表
，
光
滑
而
少
皺
摺
，
我
抬
頭
仰
望
，

看
不
出
一
點
老
態
，
壯
碩
的
樹
身
，
歷
經
幾
十
年
的
風
吹
日
曬
，
依
然
挺
拔
。 

南
風
一
吹
，
老
相
思
樹
的
種
子
落
在
堤
上
，
就
在
那
裡
生
了
根
，
發
了
芽
。
那

堤
上
瘦
小
的
相
思
樹
，
大
概
是
老
相
思
樹
的
孩
子
，
樹
媽
媽
的
鼓
勵
、
祝
福
，
一
定

給
了
小
樹
不
少
的
啟
示
和
勇
氣
吧
？ 

湖
邊
的
樹
，
都
是
鄉
間
常
見
的
樹
，
當
它
們
還
是
種
子
的
時
候
，
不
經
意
落
在

湖
邊
，
根
，
深
深
鑽
入
土
中
，
這
裡
就
成
了
它
們
的
家
鄉
。 

小
小
的
湖
，
高
高
低
低
的
樹
，
相
思
湖
畔
沒
有
美
麗
的
風
景
，
但
是
，
當
我
走

過
湖
邊
，
每
一
棵
樹
、
每
一
株
草
，
都
輕
輕
對
我
訴
說
著
動
人
的
故
事
。 



 

   

 

六
、
多
美
的
一
個
下
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桂
文
亞 

海
德
堡
位
於
德
國
法
蘭
克
福
南
方
約
一
百
公
里
處
，
是
一
座
歷
史
悠
久
的
文
化

古
城
。
不
久
前
，
我
們
一
家
三
口
參
加
了
一
個
自
助
旅
行
團
，
在
那
兒
旅
遊
。 

記
得
那
是
個
晴
朗
的
午
后
，
天
空
藍
得
像
冰
凍
過
的
海
洋
。
沿
著
德
國
最
古
老

的
海
德
堡
大
學
城
的
石
板
路
遠
遠
望
去
，
是
紅
色
的
鐘
樓
和
灰
色
教
堂
的
尖
頂
，
偶

爾
，
掠
過
幾
隻
飛
鴿
的
剪
影
。 

通
往
大
學
城
的
路
窄
窄
的
，
兩
旁
林
立
著
商
店
，
每
個
玻
璃
櫥
窗
都
像
一
幅
精

緻
的
立
體
畫
。
我
們
一
邊
散
步
一
邊
欣
賞
，
走
累
了
，
就
坐
在
專
為
行
人
設
置
的
木

製
長
椅
上
曬
曬
太
陽
，
心
情
十
分
優
閒
。 

歐
洲
人
普
遍
喜
歡
狗
。
坐
在
木
椅
上
，
我
們
來
來
回
回
欣
賞
了
許
多
隨
主
人
出

遊
的
狗
先
生
和
狗
小
姐
；
就
像
卡
通
片
一
樣
，
有
戴
著
墨
鏡
的
馬
爾
濟
斯
，
穿
著
小

碎
花
裙
的
博
美
狗
，
牠
們
都
很
乾
淨
，
都
有
一
對
機
靈
的
眼
睛
。
至
於
體
型
高
大
英

俊
的
牧
羊
犬
和
狼
犬
，
也
表
現
得
風
度
翩
翩
，
安
安
靜
靜
的
陪
著
主
人
漫
步
。 

我
手
裡
拿
著
相
機
，
用
長
鏡
頭
捕
捉
一
些
有
趣
的
鏡
頭
。
我
拍
了
一
對
雙
胞
胎

的
臉
部
特
寫
：
她
們
坐
在
淺
綠
色
的
推
車
裡
，
湛
藍
的
眼
睛
眨
呀
眨
，
水
果
軟
糖
的

小
紅
嘴
在
咿
咿
呀
呀
，
天
真
無
邪
有
如
長
著
一
對
透
明
翅
膀
的
小
仙
女
。
我
還
拍
了

一
雙
彩
色
腿
。
那
是
一
個
小
男
孩
的
腿
，
腳
上
各
穿
一
只
不
同
顏
色
的
球
鞋
，
左
邊

是
寶
藍
的
，
右
邊
是
紫
紅
的
，
寶
藍
的
鞋
配
上
紫
紅
、
鮮
黃
和
橘
色
條
紋
的
長
統
襪
，

紫
紅
的
鞋
配
上
的
長
統
襪
則
是
寶
藍
、
鮮
黃
和
橘
色
的
條
紋
，
腿
後
的
背
景
，
恰
好

是
黑
色
的
牆
面
，
形
成
一
幅
色
彩
鮮
明
的
圖
案
，
真
是
可
愛
極
了
。 

我
的
眼
睛
像
魚
一
樣
，
在
空
氣
中
自
由
自
在
的
游
泳
，
游
著
游
著
，
我
看
見
了

一
個
個
小
泡
泡
在
半
空
中
飄
著
、
飛
著
。
我
的
眼
睛
跟
著
泡
泡
游
過
去
，
眼
睛
也
隨

之
亮
起
來
。
原
來
是
一
隻
小
小
的
玩
具
熊
，
高
坐
在
一
家
小
店
的
屋
簷
上
，
手
裡
拿

著
一
個
小
杯
子
，
低
著
頭
﹁
呼
﹂
，
吹
出
一
口
肥
皂
泡
，
在
陽
光
的
照
耀
下
，
許
多

小
泡
泡
在
互
相
追
逐
，
閃
耀
著
五
彩
的
光
華
，
一
陣
輕
風
吹
起
，
又
無
聲
無
息
的
消

逝
…
… 多

美
好
的
一
個
下
午
啊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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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
的
圓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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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芳
萍 

每
年
到
了
中
秋
，
是
我
最
盼
望
的
日
子
。
因
為
這
一
天
，
所
有
的
人
都
會
回
到

阿
媽
家
團
圓
，
圍
著
大
圓
桌
團
團
坐
成
一
個
圓
月
亮
，
和
天
上
掛
的
那
一
個
比
圓
兒
。 

這
天
一
早
，
我
總
會
倚
在
門
邊
，
或
靠
著
窗
前
，
一
會
兒
又
忍
不
住
踱
到
廟
前

的
廣
場
上
，
伸
長
脖
子
張
眼
眺
望
。
一
認
出
遠
遠
的
路
那
頭
有
人
走
來
了
，
便
拔
腿

跑
著
吆
呼
著
先
傳
回
給
在
廚
房
忙
的
阿
媽
知
道
。
阿
媽
一
聽
高
興
，
有
時
還
會
順
手

斬
下
一
隻
雞
腿
，
偷
偷
塞
給
我
。
我
三
兩
口
吃
了
，
鼓
著
油
油
亮
的
嘴
再
趕
到
大
門

口
，
還
來
得
及
向
走
進
來
的
人
恭
恭
敬
敬
一
鞠
躬
，
道
聲
： 

﹁
大
姑
丈
好
！
大
姑
姑
好
！
﹂ 

然
後
，
我
拉
著
大
我
兩
歲
的
表
姊
的
手
，
兩
個
人
一
起
開
開
心
心
又
到
廟
口
等

人
。
這
樣
來
來
回
回
迎
人
一
整
天
，
總
要
到
了
傍
晚
，
圓
圓
的
月
兒
升
上
山
嶺
時
，

全
家
人
才
團
聚
齊
全
了
。
這
是
因
為
阿
媽
有
八
個
孩
子
，
這
八
個
孩
子
又
陸
陸
續
續

生
了
很
多
小
孩
子
的
緣
故
。 

剛
開
始
的
時
候
，
所
有
的
人
圍
著
一
個
圓
桌
坐
著
，
剛
剛
好
圓
滿
；
過
了
幾
年
，

得
加
開
第
二
桌
；
再
過
幾
年
，
小
孩
子
們
也
能
繞
著
小
桌
几
圍
成
第
三
個
圓
了
。
但

是
孩
子
們
小
，
坐
不
住
，
吃
了
兩
道
菜
便
紛
紛
起
身
離
桌
，
像
一
顆
顆
流
星
四
處
飛

竄
起
來
。
這
時
候
的
紅
瓦
屋
，
比
起
宇
宙
銀
河
還
要
更
明
亮
、
更
熱
鬧
呢
！ 

當
月
亮
依
約
來
到
庭
院
時
，
屋
內
的
人
也
趕
緊
走
出
來
相
迎
。
有
人
抬
桌
子
，

有
人
搬
椅
子
，
有
人
切
月
餅
，
有
人
剝
柚
子
，
有
人
彈
著
吉
他
，
有
人
搖
著
扇
子
，

在
白
白
的
月
光
下
，
每
一
個
人
無
法
掩
藏
的
歡
欣
，
像
流
瀉
了
一
地
的
黑
影
子
，
手

舞
足
蹈
地
在
跳
著
。 

我
和
表
姊
悄
悄
蹲
在
桂
花
叢
下
，
小
聲
地
討
論
待
會
兒
要
表
演
的
節
目
，
耳
邊

傳
來
了
大
姑
丈
正
在
高
歌
他
最
拿
手
的
﹁
綠
島
小
夜
曲
﹂
。
我
們
聽
了
忍
不
住
拿
手

摀
住
嘴
，
相
視
地
笑
。
我
想
，
如
果
院
子
裡
的
綠
葉
能
變
成
一
隻
隻
小
船
，
怕
它
們

也
要
在
這
歌
聲
中
，
偷
偷
趁
著
月
色
划
走
了
吧
！ 

不
過
我
很
喜
歡
大
姑
丈
，
小
時
候
他
真
的
能
把
我
高
高
舉
到
空
中
，
像
小
船
那

樣
搖
呀
搖
，
所
以
我
還
是
很
用
力
地
幫
他
鼓
鼓
掌
。 

終
於
輪
到
我
和
表
姊
上
場
了
。
我
們
先
在
對
方
頭
髮
上
互
灑
了
細
碎
的
桂
花
末

兒
作
亮
片
，
還
在
手
上
戴
了
花
手
環
，
然
後
一
邊
跳
著
臨
時
編
好
的
舞
步
，
一
邊
大

聲
唱
起
了
﹁
我
愛
月
亮
﹂
這
首
熱
情
的
歌
曲
。 

月
亮
似
乎
聽
得
懂
歌
詞
，
也
領
情
地
閃
爍
著
光
芒
，
在
空
中
幫
我
們
伴
舞
。
一

時
，
舞
台
化
作
了
天
空
，
天
空
，
也
化
作
了
舞
台
。 

突
然
，
一
抹
雲
拖
著
長
長
的
尾
巴
從
天
邊
飄
過
來
，
遮
住
了
月
亮
，
也
讓
每
個

人
的
臉
瞬
間
黯
淡
了
下
來
。
還
好
，
從
屋
裡
射
出
的
溫
暖
燈
光
依
舊
亮
著
，
照
拂
了

庭
院
裡
的
花
草
，
也
照
拂
了
庭
院
裡
的
人
兒
。 

﹁
看
哪
，
月
亮
被
吃
掉
了
！
﹂
弟
弟
指
著
朦
朧
的
天
邊
大
聲
叫
起
來
。 


